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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爸
刘 超

“二爸”，是陕西关中人对自己父亲弟弟的亲
切称呼。他就如同自己的第二位亲生父亲一般，
伴我成长，教我成人。

在我记忆中，二爸的身影如同岸边那棵苍劲
的老槐树，深深地扎根在我心间，永远无法磨
灭。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汉子，岁月的风
霜染黑了他的皮肤，却未曾改变他骨子里的精
干与务实。

自打我记事起，二爸的生活就被田间地头的
忙碌填满。当晨曦刚刚破晓，第一缕阳光还带着
丝丝凉意，二爸就扛着农具，迈着坚实的步伐走
向那片他深爱的土地。日头高悬时，炽热的阳光
毫不留情地照在他身上，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衫，
可他依旧弯着腰，专注于手中的农活，仿佛不知
疲倦。直到夜幕降临，月光如水，他才拖着略显
疲惫的身躯，缓缓走回家中。在二爸日复一日的
辛勤耕耘下，家里的日子就像那节节攀升的麦
穗，愈发有滋有味。

年少的我，心中曾有过不解。一次，我忍不
住问二爸：“你这么能干，又这么能吃苦耐劳，到
外面找份工作，肯定能给家里赚更多的钱。”二爸

停下手中的活，直起腰，用那粗糙的手抹了抹额
头上的汗水，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温和的笑
容，说道：“傻小子，你爸爸十七岁就当兵走了，家
里就剩下我这么一个男丁。我要是再走了，谁来
照顾你的爷爷奶奶还有姑姑呢？他们家里要是
有个啥事情，我得随叫随到啊。你想想，你爸爸
为国参军，复员后又在外工作，为国家作贡献。
那我就必须留下来，把家里的琐碎事儿都料理
好，让你父亲能在外安心工作。”

说完，二爸眯起眼睛，望向远方那片郁郁葱
葱的玉米地，目光中满是深情与眷恋，接着缓缓
说道：“咱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这脚下的土地可
不能亏待了它。你爸的那片地，我也一直都打理
得井井有条。去年产的菜籽都榨油了，放在窑洞

里，给你们都备着呢。”那一刻，我望着二爸，心中
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有敬佩，有感动，还有对这
份责任担当的深深触动。

时光如白驹过隙，悄然在二爸的身上留下了
痕迹。如今，二爸的背不再如往昔那般挺直，脚
步也不再轻快。田间地头的活儿对他来说，也不
像从前那般轻松简单。每次看到他微微颤抖的
双手握着农具，我的心就像被什么揪住一样。然
而，即便岁月的沧桑侵蚀了他的身体，二爸眼中
的坚定却从未改变。他依旧会时常踱步到田边，
望着那片土地，就像望着自己的孩子，目光中满
是关切与不舍。

在二爸身上，我看到的不仅是一个勤劳朴实
的农民，更是一个用自己的肩膀扛起家庭责任
的男子汉。他的坚守，如同关中大地上永不熄
灭的炉火，温暖着我们每一个家人的心。他或
许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可他对家庭的默
默付出，对土地的深深热爱，却如同一首无声的
歌，吟唱着最动人的旋律，让我懂得了责任与担
当的真正含义，也让这份温暖与坚定，永远地刻
在了我的生命里。

间真情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人 安 全“ 守 护 神 ”
王熙尧

童年时，父亲的肩膀在我眼里是一座不可
逾越的山峰，他每次下班将我举至肩上，他双
肩宽阔厚实，坐在上面我仿佛成了世上最高的
人，和父亲笑着闹着，张望着山那边的世界。

父亲是煤矿安全技术员，从我记事起他就
忙忙碌碌，清晨醒来从没见过他的身影，半夜
才带着一身疲惫归来。他的工装永远带着一
股煤尘的味道，眼睛还带着一圈暗影，有时还
会过敏发红，因为身上的煤尘只能用洗衣粉才
能洗干净。

我对父亲工作的最初印象是“黑警察”和
煤尘遮掩下露出的一口白牙。有次母亲带我
去她工作的瓦检器修理室，父亲升井后来送瓦
斯便携仪。年幼的我根本认不出父亲的样子：
黑安全帽、黑工服、黑长筒胶鞋，腰上挂着黑色
的自救器，对着一个黑乎乎张开双手的“陌生
人”，我的第一反应是吓得扭头就跑，自此他在
我幼小的眼里成了“黑警察”。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的职责就是与井下的
瓦斯、煤尘等安全隐患作斗争。他每日和同事

们深入矿井，探测瓦斯浓度、考察矿层压力、巡
视通风巷道，犹如一个在地下世界里默默巡视
的守夜人。我曾见过他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
密密麻麻勾勒着井下纵横交错如同血管的巷
道，他用红蓝笔标出许多记号，他说那是矿井
的摩斯密码。

随着矿区的发展，井下的安全智能系统越
来越先进，父亲的工作也越来越忙。他时常深
夜被急促的电话唤去，第二天归来后双眼布
满血丝，却只字不提劳累，升井后给母亲的电

话永远是一句：“一切平安。”“安全”二字，于
父亲口中说出，总带着异乎寻常的份量。从
小到大，每次出门他的叮咛并非“好好读书”
或“好好上班”，而是“注意安全”，矿工子弟从
小便知“安全”二字的重量，那是烙印在心上
的谨慎和嘱托。

我明白：父亲肩上扛过的，何止是我童年
时的好奇张望，他扛着巷道深处沉甸甸的黑
暗，扛着千万个家庭的安危，扛着“守护神”这
名字的全部责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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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种刚过，天便一日热
过一日，白花花的日头下，
大地几乎蒸腾起来。这时，
我总会想起奶奶的绿豆汤，
那股清甜的豆香，是我记忆
里最沁人的清凉。

儿时，故乡的夏天有许
多避暑法子：蒲扇轻摇，带来
丝丝凉风；凉席铺展，承载
着午后的慵懒时光；河水悠
悠，是孩童嬉戏的乐园……
每当热浪把小城裹得严严实
实，连空气都被烘烤得干热
烫人的时候，奶奶总会说：

“娃儿，咱今儿煮绿豆汤。”
奶奶煮绿豆汤，头天就会把绿豆倒进搪瓷

盆，那盆是过去的老物件，边缘已被磕得有些毛
躁，但用起来却极为顺手。挑拣绿豆是奶奶最看
重的环节，她总坐在窗边的小马扎上，佝偻着背
挑拣豆子，瘪粒儿、石子、碎壳，都被她一一捏出
来。“好豆子煮得沙，喝着才下火。”她念叨着，阳
光从窗格子漏进来，把她银白的发丝照得透亮。

煮绿豆汤的火候最是讲究，奶奶深谙其中
的门道。她把砂锅架在灶台上，先用大火将水
烧开，等绿豆下锅后，转小火慢煨。她搬来凳子
守在灶台边，时不时揭开锅盖看看，蒸汽升腾，
模糊了她的脸。我总爱蹲在一旁，眼巴巴地盯
着锅里的绿豆，瞅着它们一点点变软，有时候我
等得心急，不停地催促，奶奶就轻轻戳戳我的脑
门，笑着说：“心急喝不了热豆汤，再等等，好汤
不怕晚。”嘴上虽这么说，她还是会舀起一勺，吹
一吹，递到我嘴边。我早已等不及，舌头刚碰到
汤水，就被烫了一下，忍不住“嘶”地吸了口气，
奶奶嗔怪：“小馋猫，烫着呢，慢点儿！”可那豆
香实在诱人，我赶紧又凑上去，小心地啜吸着，
那软糯香甜的绿豆裹着温润的汤汁一起落进嘴
里，沁人心脾。

等到绿豆绽开“肚皮”，汤汁变得浓稠，奶奶会
往锅里撒一把冰糖，等糖慢慢溶化，汤就熬好了，
她小心地盛一碗，置于凉水中冰着。不多时，奶奶
便端出一碗碧莹莹的绿豆汤，青花碗沿冰凉，内里
的汤水却温温的，豆粒半浮半沉，汤面还结着一层
薄薄的绿膜。奶奶坐在小板凳上看我喝汤，我急
急地喝上一口，清甜的汤水滑过舌尖，瞬间抚平了
喉咙的焦渴，一扫暑天的潮热与黏腻，再舀起一勺
豆子吃，绵软起沙，粒粒在口中化开。奶奶的目光
柔柔地落在我身上，仿佛我喝下的每一口，都悄然
落进她心窝里。那个青花碗，盛着满满的绿豆汤，
亦盛着我童年整个夏天的清凉。

后来我长大了，奶奶开始教我煮绿豆汤。她
手把手地教我控制火候，耐心地说：“火大了豆子
容易糊，火小了煮不烂，这中间的分寸得慢慢琢
磨。”我学得认真，可煮出来的味道总差些什么。
奶奶尝了尝，笑着安慰我：“等你再长大些，就能
煮出这味儿了。”当时我不懂，现在才明白，那差
的，是她没说出口的疼爱。

恍惚间，又看见奶奶守在灶台边，热气中氤
氲着甜甜的豆香，她守着咕嘟冒泡的砂锅，把岁
月都煨得柔软又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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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增战

说实话，我小时候很不爱洗澡。
不爱洗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老家铜川

旱塬缺水，无法养成经常洗澡的习惯。二是因为
没有经常洗澡的习惯，所以脱光了衣服，身体一
进到热水里总是莫名感到心慌和羞耻。

因为不爱洗澡，所以母亲过一段时间就会拉
出直径二尺多的大铁盆，把我硬按进刚刚烧好的
热水里，帮我把积满污垢的小身子认真地洗一
次。铁盆是我家的重要家当，平常用来洗衣服，
天气暖和时搬出来给孩子们洗澡。铁盆很沉，搬
出搬进很不容易。我小时候很胖，坐在盆子里上
半截身子和整个手臂都露在外面，只有下半截身
子浅浅地埋在水里。这样说起来，那样的澡洗上
一次，其实也很不彻底。

解决城镇户口那年是九岁，家里住的红砖楼
房低矮简陋，不仅没有独立卫生间，而且依然缺
水，单位里每两天会集中统一放一次水，每次放
水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而且经常水管坏了停
水，所以家家户户都要预备一口大水缸或者砌一

个小水池用来蓄水，首先得满足吃饭喝水需要。
单位大院里也没有公共澡堂，所以洗澡是一件困
难和奢侈的事情。

慢慢知道了洗澡是一件生活中重要的事情，
所谓城市里的小孩当然要比乡村里的小孩聪明，
也更加重视形象，不会让自己傻乎乎、脏兮兮地
出现在别人面前。因为洗澡不方便，所以只能想
其他办法。从我们单位院子下大坡，半坡处有一
家铁路系统的水泥厂，再下到坡底往北，顺着210
国道走两公里左右的路程，是一家市属的水泥
厂，这两家水泥厂都有自己的职工澡堂。但人家
的澡堂主要满足自己职工家属的需要，一般不对
外营业。好在市属的那家水泥厂规模很大，职工
澡堂总有多余空间，有时候也会卖票接待外面
人，于是我们就蹭人家的方便，瞅一个合适的时
候，花一块钱去洗一次澡。

二十一岁那年我中专毕业，暂时还没有正经
工作。我一个同学也刚当兵复员回来，在我们单
位院子半坡处那家铁路水泥厂干临时工，当门

卫。同学的父亲已经退休，在厂里的公共澡堂也
干一份临时工，看澡堂。我和那同学在初中上学
的时候关系就不一般，现在有大把时间，几乎天
天黏在一起。同学的父亲动用了“特权”，给我们
开绿灯，不用花钱去厂里的公共澡堂洗澡。但也
只能偷偷地进行，不能明目张胆，得等到别人都
已经洗完，澡堂关门前的一段时间才能放我们进
去。我算是过了一段不花钱洗澡的神仙日子。

现在生活好了，家家户户都有独立卫生间，
随时都能洗澡。

读过杨绛先生的小说《洗澡》，那本书不是讲
物理上的洗澡，描写的是特殊年代一群知识分子
接受心灵洗礼的过程。也看过张扬导演的电视
剧《洗澡》，那是一个围绕公共澡堂，讲述一家人
情感变迁的故事。看来洗澡真的是一件很重要
的事情，文人雅士、凡夫俗子，人人都离不开，关
乎身体，关乎心灵，也关乎情感。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能舒舒服服洗个澡，
看来都是一件好事。

时 光 里 的 蓝 墙
周 菲

暮色漫进阳台时，儿子正踮着脚尖在黑板墙
上画卡通画。粉笔与黑板墙摩擦的沙沙声在黄
昏里格外清脆，这声音忽然叩开了记忆的闸门，
让我想起二十多年前那面被父亲刷成靛蓝色
的墙。此刻，暮风裹挟着往事的碎屑，将那些
沉淀在岁月深处的细节，一片片翻搅起来，在
夜色中闪着微光。

那面蓝色的墙就立在客厅，是父亲用了整整
两个晚上刷完的。母亲常嫌它影响美观，父亲却
坚持留着，他说：“粉笔写在上面清楚。”于是每周
总有那么几个清晨，父亲早早起身，我揉着惺忪
的睡眼，与他站在那面蓝墙前，复习昨日的功课，
默写生字、演算算术。他虽不善言辞，教起功课
来却极有耐心。我若写错一字，他便用粗糙的手
指抹去，让我重写。那面蓝墙渐渐被字迹覆盖，
又被他一次次抹平，如此循环往复。后来我想，
那墙大约便是父亲的心——看似粗粝，却能一遍
遍包容我的错处。那些年订的《童话世界》《语文
报》，总是整整齐齐码在蓝墙旁的木桌上，书页间
还夹着父亲用铅笔写的批注。那面斑驳的蓝墙，
便成了我记忆里最温暖的画布，粉笔划过墙面的
声响，至今仍在午夜的梦境里清脆作响。

记忆中，老院子的夏天总是裹着蝉鸣，母亲
常说我像只安静的小兽，总爱蜷在竹床上数星
星，其实我是在等父亲那熟悉的摩托声。久而久
之，我竟能从远处摩托的轰鸣声中辨出哪一辆是
父亲的。有次暴雨突至，豆大的雨点砸在晾衣绳
上噼啪作响，我仍固执地趴在门廊下，直到那束
昏黄的车灯穿透雨幕。父亲浑身湿透地跨下车，
从怀里掏出用油纸裹着的芝麻糖，展开糖纸时，
那甜香还带着他的体温。

八岁那年的咳嗽像条难缠的藤蔓，缠得我昼
夜难安。父亲带着我跑遍县城的中医馆，又辗转
去省城的大医院。中药铺的药碾子声，儿童医院
走廊的消毒水味，父亲在挂号处排队的背影，交
织成那段时光的底色。那些日子，他突然变得很
温柔，变着法子哄我喝药，还偷偷买我最爱的铁
皮青蛙玩具。药罐咕嘟咕嘟的沸腾声里，我第一
次发现，父亲的手掌那么暖，声音那么轻。

再后来，蓝色的墙成了我们家的公告栏。
他用红色粉笔标出需要回访的客户，用黄色粉
笔记下工人的工资日期。父亲的生意愈发兴
隆，周边邻居竞相追随，但他始终恪守诚信，分
文不欠。父亲常对我说，善待他人即是善待自

己。因着这份信任，邻里间有纠纷，也常请父亲
调解。他的勤勉、自律与良善，如细雨般浸润着
我的成长。

去年深秋回老家，父亲和儿子在院子里嬉闹
追蝴蝶，阳光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他笑得
像个孩子，白发在风里轻轻晃动。我忽然发现，
他眼角的皱纹里藏满了温柔，曾经板正的脊背有
了弧度，连话语都变得絮叨起来，反复交代带孩
子的细枝末节，那神态与当年教我写字时一般无
二。那一刻，时光仿佛重叠，当年那个沉默寡言
的父亲，与眼前这个絮絮叨叨的老人，渐渐融为
一体。临别的时候，父亲往我车里塞了袋晒干的
金银花：“泡水喝，治咳嗽。”后视镜里，他的身影
渐渐缩小成蓝墙前的一个黑点，却又在我心里渐
渐放大，清晰地能看见每一道皱纹里的牵挂。

如今儿子的粉笔画上，歪歪扭扭的线条勾
勒出一个小人正牵着佝偻的老人，他说这是外公
带我去买糖。我忽而明白，中国式父女的相处看
似生硬沉默，连表达都裹着层厚厚的茧，但父爱
却在时光的冲刷下愈发清晰温暖，那些未说出口
的牵挂，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温柔，早已在岁月里
酿成最动人的诗篇。

凡人生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平 好 友 天 亮
李增勇

西边的日头刚沉下地平线，天亮拖着行李
箱的身影就出现在村头小道上。这个即将从名
牌大学毕业的高才生，突然返乡复读的举动，像
颗石子投入平静湖面，让整个村子炸开了锅。
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到处都是关于他的议论，
村民们直摇头：“这娃怕不是脑子进水了!”

我和天亮打小就是穿开裆裤长大的玩伴。
他个子不高，身形单薄，走路总爱迈着外八字，
性格却格外耿直仗义。初中时，他对地理和历
史近乎痴迷，能捧着一张地图坐在角落看上一
整天。课间总有人打趣他，一来二去，“地球仪”
的绰号就传开了。这个外号名副其实——课堂
上，他常抛出刁钻问题把老师问得一时语塞；
轮到他讲解时，又能口若悬河，从大陆板块漂
移讲到文明古国兴衰，引得全班掌声雷动。

他上高中三年，我们联系渐少。那时的他
像一台不知疲倦的学习机器，把所有精力都放
在课本上。每次见面，他都拍着胸脯跟我开
玩笑：“考不上重点大学，我都没脸见给我起
名‘天亮’的‘老掌柜’啊。”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北京的一所名校，
成了村里的骄傲。

谁也没想到，临近毕业的他竟回来了。回
村那段日子，他总是低着头走路，见人就绕道，
仿佛躲避瘟疫一般。新班级里，同学们对这位

“大学复读生”充满好奇，总爱围上来问东问
西。可天亮内心满是自卑，表面上只能故作冷
淡，把所有委屈和不甘都咽进肚子里，暗暗发
誓要用成绩证明自己。

复读这一年，他一次都没联系过我。那时

我因意外致残，满心怨怼，甚至在心里骂他没
良心。直到他入学前夜突然打来电话：“兄弟，
等我。”挂了电话，我从书柜深处翻出那叠泛黄
的信件——那是他大学四年坚持手写的鼓励
信。在QQ、微信盛行的年代，他依然固执地用
钢笔写下温暖字句，反复叮嘱我“别因方便而
懒惰，永远别放下学习”，正是这些带着墨香的
文字，支撑我熬过了那些最黑暗的日子。

见面时，他瘦得让我几乎认不出来，指间
的香烟一支接一支，烟雾在他眼下浓重的黑眼
圈旁缭绕。“没联系你，一是怕你担心，二是怕
自己的事影响你心情。”他叹了口气，缓缓道出
真相：原来毕业前夕，为帮受欺负的同学，他卷
入一场冲突，被学校以“破坏校风”为由开除学
籍。得知消息的瞬间，他觉得天都塌了，甚至

在家中写好遗书，打算一了百了。
“那天晚上，我把家里的酒全喝光了，想着

下辈子一定要做个更好的自己。”他声音发颤，
“可第二天清晨，我在父母焦急又欣慰的目光
里醒过来，阳光洒在他们的白发上，突然我就
想通了——再难的坎，爸妈都在替我扛着，我
哪有资格放弃？”

夜深了，月光透过窗户洒在他崭新的录取
通知书上。这次，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入了
比之前更好的学府。看着他眼角未干的泪痕，
我突然明白，这薄薄一张纸承载了多少血泪。
此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天亮的故事：人生
路上谁不会摔跤？重要的不是跌倒的瞬间，而
是重新爬起的勇气。他用行动教会我，带着伤
疤前行的人，才是真正的勇者。

李梦芸

麦 田 的 守 望

在城市的边缘，一片麦田悄然铺展。那是大
地织就的绒毯，以深浅不一的绿和热烈的黄交织
出季节的诗篇。麦秆笔直而坚韧，仿佛田野的卫
士，守护着这方质朴的天地。麦穗沉甸甸地低垂，
每一粒饱满的麦粒，都藏着阳光雨露的故事。

微风轻拂，麦浪层层涌动，似是大地奏响的旋
律。沙沙声中，有岁月的呢喃，有农人的祈愿。与
身后林立的高楼相比，麦田宛如时光缝隙中遗落
的旧梦。高楼代表着现代的繁华与喧嚣，是人们
用钢筋水泥构筑的逐梦之地；而麦田，是自然的馈
赠，是岁月沉淀的宁静港湾。

站在麦田边，泥土的芬芳与麦香混合，钻进鼻
腔。闭上眼，能感受到脚下土地的温热，那是孕育
生命的力量。这里没有高楼里的忙碌纷扰，只有
纯粹的自然之音。阳光洒下，麦芒闪烁着细碎的
光芒，像是星星遗落在田间。

麦田啊，你是大地的守望者，见证着城市的扩
张，也坚守着自己的灵魂。在你身上，我看到了生
命的轮回，看到了自然与人类文明的对望。愿在
这麦浪深处，能一直聆听岁月的和弦，守住内心的
宁静与安然。

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在《麦田的守
望者》中写道：“一个不成熟的理想主义者会为理
想悲壮地死去，而一个成熟的理想主义者则愿意
为理想而卑贱地活着。”望着层层涌动的麦浪，我
不禁想到，因拆迁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住进了高楼
大厦，离开土地，就像孩子离开母亲。离开一辈子
赖以生存的那片土地，那份难舍与心痛，那种对土
地的热爱和向往，是高楼大厦难以禁锢的。

此时，我坐在麦田地埂上，对着城市边缘
的麦田，不由得喃喃低语，这是农民对土地最
后的守望。

我
的
同
桌

贺
育
锋

每 每 回 到
老家镇子，站在
那宽广的中心大
街上，我眼前便
会闪过一个身
影。小小的个头

“腾”的一声从自
行车的后座上跳
了下来，撞在了
我面前，一张盈
盈的笑脸，欢喜
得像朵绽开的
石榴花，那是读
高三的暑假，也

是我们最近的一次相见。她是我的
小学同桌，她家离我们小学最近，大
约三四百米的距离。她卷卷的、蓬
松的刘海遮住了上半边的额头，国
字形轮廓的面庞，眼睛里透出灵性
和热情，脸蛋饱满，圆嘟嘟的，这些
面部特征组合起来显出了她先于当
时年龄的成熟和稳重。她的身高虽
然低我小半头，但却像长我一两岁
的小姐姐一样，不时关心着我，常带
一点零食默默地放在我的书包旁，
开始我很不自在，但心中却泛着一
丝暖意。

记得有一年开学不久，是“二月
二，龙抬头”，我们那有炒馍豆的习
俗，就是大家所说的棋子豆。同学们
都带着馍豆、炒苞谷豆、炒黄豆、炒黑
豆等。她则多拿来一些馍豆，放在课
桌抽斗中间挨着我的一侧，也不说
话。我会意她的心思，就打开看了一
眼，圆润、色泽焦黄油亮、粉笔头大小
的方块形馍豆，面香和着油香沁入鼻
腔，我的嘴里条件反射似地漫出了津
液，不停地吞咽。不一会儿，我趁着
老师在黑板上写字的工夫，偷偷地
摸了一颗放进嘴里，轻轻地含着，舌
尖抿着，一种油油滑滑的感觉，淡淡
的咸味充满口腔，我心中溢满了幸
福和感激。

最令我难忘的是，有一天早上
刚进教室放好书包，我的裤带就断
了。这可咋办？我没办法走出教
室，更没办法跑早操了。一会儿，同
学们都出去了，偌大的教室空荡荡
的，除了桌子凳子就是我，就连那黑
板也好像在嘲笑我，似乎想看我出
丑。很快，我同桌回到座位上，问我
咋不去跑操。我把断了的裤带给她
看，她愣住了，脸一下子红了，她低
下头，抽出了自己的裤带，塞到我手
上，那是一条红黄绿相间、菱形花纹
图案的布裤带。我说：“那你咋办
呢？”她说女式裤子侧面有扣子。这
可解了我燃眉之急。

有一次，为了庆祝建校二十周
年，学校举办了一次大型朗诵会。我
被安排代表班级朗诵一首诗，上台
后，我先背出第一句，一紧张竟忘了
第二句。关键时刻，我紧张地望向周
围，看着我的同桌，她仰着头盯着
我，在她的脸上我读出了熟悉的口
型，那正是我需要的台词，我立即背
出了第二句，接着高声自信地朗诵
完了，赢得了热烈掌声。走下台后，
我看见了她离开会场的背影，似乎
高出我许多。

她只上到小学毕业，便回家帮
大人们操持起了家务，及早地走上
了务农这条老路。

写完这些文字，我才恍然想起
了《诗经·鹿鸣》，于是吟之：“呦呦
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
笙……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于此，心中的块垒得以消释。


